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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行 巷 是 位 于 淮 北 老 城

区的一条小巷，藏在热闹繁华
的淮海路后面。

这小巷还有个名字，叫相
城影巷，因主巷两边的墙上挂
满了记录城市光影的图片而
得名。图片上的很多建筑已
无处寻访，很多街道也变了模
样。短短几十年，旧日风物只
能用显影液去重现了。

影 巷 位 于 相 王 府 宾 馆 西
侧，走进去，一马路的喧嚣市
声就被隔开了。用一条幽静
的老巷子来安放城市记忆，这
样的策划有温度，有文化。

相 城 影 巷 是 一 个 雅 致 的
名字，但是，住在这巷子里的
人还是习惯叫它建行巷。就
像淮海路，很多人习惯称它为
一马路，像喊儿时伙伴的乳名
那样亲切、自然。

淮北建市时间虽然很短，
但这座城市却是不折不扣的
古城。据考，新石器时代就有
先 民 在 这 片 土 地 上 生 息 繁
衍。四千多年前，有商汤十一
世 祖 相 土 建 城 于 相 山 南 麓 。
此后，朝代更迭，小城的名字
也随之变化，先后命名为相、
相 县 、吾 符 亭 、相 城 乡 、濉 溪
市。1971 年，更名为淮北。

从相土烈烈到运河汤汤，

从惠我南黎到解放战争后成
立新中国，如此漫长的岁月变
迁，我们全然看不到小城最初
的样貌了。还有曾在这片土
地上走过的名人雅士，都成了
史书上的白纸黑字。大街小
巷高楼林立，城市的历史却无
从追寻，令人怅然。

风雅是文化的沉积，一个
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接收不
到来自历史的回声，只能简单
直白地书写自己的成长经历。

从一马路向南，路面越来
越宽，楼房越来越新，楼盘名
称尽显高大上，是中国大部分
城市共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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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名 ，是 一 门 学 问 ，体 现

着文化的风雅，承载着历史的
深情。

《觉醒年代》热播的时候，
合肥的延乔路跟着上了热搜，
延乔路的尽头是繁华大道，也
成了网络流行语。

当初，合肥在征集路名的
时候一定是认真筹划用心倾
听的。用一条路来纪念一段
历史、一些人，让每一个走过
这条路的人都知道今日繁华
来之不易，才会倍加珍惜。

海 子 说 ，给 每 座 山 、每 条
河 流 都 起 一 个 温 暖 的 名 字 。

那是诗人的浪漫，也是文化的
自觉。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
园落成之后，宝玉随父及众清
客游赏，给各处景点命名，着
实出了一番风头。几乎每一
处轩馆院落的名字都有出处，
没有典故的，也是触景生情诗
意 盎 然 ，无 不 给 人 以 美 的 遐
想。

潇湘馆、蘅芜苑、藕香榭、
芦 雪 庵 …… 这 样 的 字 眼 美 好
如初夏的新绿，也符合宝玉的
经历及心性，终日和姐妹们相
处，没有沾染世间的尘埃。虽
然有不知人间疾苦的矫情，却
体现了雅文化的风致。

古 往 今 来 的 文 人 给 书 斋
起的名字，无不隐含着自己的
人生志趣或为学态度。扬雄
的“玄亭”，刘禹锡的“陋室”，
陆 游 的“ 老 学 庵 ”，归 有 光 的

“项脊轩”，纪晓岚的“阅微草
堂”，梁启超的“饮冰室”，鲁迅
的“绿林书屋”……

现 代 人 的 居 住 环 境 愈 加
逼仄，很多人家里没有专门的
书房。我也没有书房，依然给
自己想象中的书房起了个名
字—— 草 木 轩 。 春 到 人 间 草
木知，希望自己的生命和艺术
都能如草木，欣欣以向荣，不
断汲取文化的养分，时刻保持

清醒的觉知。
若没有文化的加持，愈是

繁荣的景象愈容易对照出内
心的荒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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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因工作关系旅居

三亚。
三亚古称崖州，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很是漫长，苏东坡被
贬儋州更是给当地文化添了
厚重的一笔。但因其孤悬海
外，加之多民族聚居，致使文
化 的 交 流 与 传 播 都 受 到 影
响。开放以后，外来者众多，
每个人都携带着一个文化体
系，使得这个城市像一锅杂粮
粥，尽管热气腾腾，但却没有
香气。新政策之下，经济的快
速发展更是把文化远远甩在
了后面。

当时住的地方叫下洋田，
很 奇 怪 的 名 字 ，不 知 有 何 典
故。

那是夏天，我经常一个人
彳亍在异乡的街头，闷热潮湿
的空气里飘着我完全听不懂
的方言，尾音多拉长了上扬，
像戏曲里的念白，自有一种天
真 。 走 在 街 头 ，很 难 听 到 乡
音，乡愁像榕树的气根一样，
纵横伸展，捕捉每一滴泪水，
愈发枝繁叶茂。

三亚多水，水里没有内陆
河里常见菱荷藻荇，我经常走
过的临春河、三亚河上有摩登
的游艇，缺古典的诗意。

大 街 上 的 吊 带 和 海 边 的
比基尼都花花绿绿的，路边的
植物浓墨重彩，就连嚼出的槟
榔水淬出去也是触目惊心的
红。浓郁的色彩让那个城市
显得热闹又摩登，因文化的缺
位，摩登里又显出几分轻佻。

和人一样，每一个城市都
有自己的气质，而城市的气质
则由生活于其间的人决定。

我与它的气质格格不入，
再加上经常在午夜被楼下的
嘈杂声吵醒，让我无比怀念自
己安静的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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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读懂的历史，在破

旧拥挤的老城区，在那些窄巷
子，老房子里。它们被高楼大
厦挤在某个角落里，很快也会
成为再也看不到的曾经。

淮北的一马路，曾是小城
的心脏。市委市政府、人民医
院、矿务医院、淮北一中和老
二 中 、文 联 大 院 …… 都 在 那
儿。

也许，你无法从它佝偻的
腰身里看到当年的神采，但它
们确实曾风光无两。建行巷
里一栋栋灰扑扑的房子，是当
年的财富中心。据说，每一个
两 层 小 楼 、独 门 独 户 的 小 院
里，都住着当时的名人。

巷 里 人 家 的 院 子 里 ，种
着 各 类 花 木 。 春 来 的 时 候 ，
那棵高大的辛夷开了满树淡
紫色的花，香气优雅。接着，
各色蔷薇沿着围墙和供暖管
道 攀 援 ，把 春 色 铺 排 得 轰 轰
烈 烈 。 五 月 的 枝 头 ，有 樱 桃
玲 珑 剔 透 ，榴 花 浓 艳 妖 娆 。
秋 天 ，满 地 是 金 黄 的 银 杏 叶
和 被 冷 露 打 湿 的 桂 花 ，白 墙

上 的 爬 山 虎 还 剩 几 片 叶 子 ，
在清霜后红得幽深。翠竹四
季常青，香樟浓荫如盖，岁月
愈久，愈见精神。

只是，房子确实老了。
随着城市的发展，设施齐

全功能高档的小区越来越多，
年轻人从这里搬出去了，守着
老屋的，是老人，他们愿意与
自 己 的 青 春 和 记 忆 住 在 一
起。老人去世后，这些小院就
空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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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的 茶 室 就 租 在 这 里 。

一 开 始 叫 秋 水 阁 ，在 影 巷 北
端，很小。

那一带还有酒吧，私房菜
馆，手工旗袍店，几家摄影工
作室。姜炎老师的工作室也
在那儿，他是小城最早的一批
摄影人之一。

影巷的命名或与此有关。
那 是 2018 年 ，与 秋 不 相

识。对于一马路的街巷，我熟
悉的也只有友谊巷，偶尔会经
过教育巷。

有 一 天 ，读 到 一 篇 文 章 ，
《秋天的故事》，才知道小城有
条巷子叫影巷，影巷里有一间
茶 室 ，秋 水 阁 。 茶 室 主 人 叫
秋。

那是一户人家的后院，很
小，小小的院落却让我看到了
自己长久以来的梦想：一个有
阳 光 照 进 来 的 小 院 ，一 院 花
草，有茶有酒有琴有书，不用
朝九晚五，所有的时间都用来
照顾灵魂。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谋生，不需要顾客盈门日进
斗金，所入能敷所出即可，若
小有盈余能备不时之需，再无
所求。

秋水阁终是太小了。2019
年，秋又租下了建行巷 3 栋的
院子。前院有樱桃石榴，后院
一片翠竹。

当时，她发朋友圈征求茶
室的名字，要求带一“竹”字。
我说，就叫竹里馆吧，王维的
诗脍炙人口，竹里馆也是辋川
十八景之一，古人有现成的好
名，我们何必再费心思？

于是，建行巷 3 栋有了一
个新名字，竹里馆。

那座稍显破旧的小院，后
来 被 小 城 的 一 批 文 青 所 青
睐。很多文朋诗友都成了竹
里 馆 的 常 客 ，我 只 要 去 一 马
路，便会去小坐，也喜欢约朋
友同去。

每 个 文 人 的 骨 子 里 几 乎
都有庭院情结和田园梦想，他
们注重感受，崇尚自然，即便
身居陋室亦不媚世流俗。闹
中取静的建行巷，暗合了文人
大隐隐于市的志趣。

三 五 文 友 ，一 壶 老 茶 ，半
日清谈，遂成一时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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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雅与文化有关，而不是

文艺。文化自带风雅，文艺有
时候则需要附庸风雅。古人
的雅集就是文人的聚会，“艺”
只是文的点缀。《灯火里的中
国》的 曲 作 者 舒 楠 被 采 访 时
说，没有文化的支撑，艺术是
走不远的。

同 样 ，没 有 文 化 的 滋 养 ，

城市也只是钢筋混凝土构成
的生存空间。那些大大小小
的空间里贩卖的只有俗世烟
火，离文化很远，与诗意无关。

淮北这个小城，从一马路
五马路，大大小小的茶叶店多
如牛毛。中国的茶原本也是
文化，现在有趋于艺的倾向，
茶室便也成了休闲空间。

能 安 静 地 坐 下 来 喝 杯 茶
的 人 很 少 ，而 秀 茶 艺 的 人 很
多。就像读书活动很多，真正
读书的人，很少。

读书和喝茶，应该是一种
入心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某种
热热闹闹的活动。

秋 的 竹 里 馆 是 一 个 适 合
读书的地方。有了文化的熏
染，风雅自来。

坐在小院里喝茶时，经常
能听到从门口经过的孩童用
稚嫩的声音大声背诵，“独坐
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
不知，明月来相照。”

只是，这样的情景已经成
了过去。

房主决定把房子卖掉，并
通知秋在三月底结束竹里馆
的营业。曾在小院里盘桓过
的人多有不舍，安安妈妈就是
其中一个。立春那天，她在小
院里给安安办了一个生日聚
会，纪念她们在竹里馆的那些
快乐时光。

那 些 快 乐 时 光 ，被 人 用
260 万买走了。建行巷 3 栋还
在，竹里馆消失在了时间的长
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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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初，秋的茶室搬离建

行巷。没有了茶香和诗韵，建
行巷就成了普通的居民区。

那天是农历三月三，古上
巳节。我和亚南去帮她搬家，
昔 日 安 静 的 小 院 里 一 片 凌
乱。茶器易碎，都先搬走了，
只能烧一壶白开水，用碗喝。
想 起 往 日 时 光 ，心 中 感 慨 不
已，我搬过一张方几，摆放在
等待拉走的罗汉床前，再把那
束半干的花摆上，依旧是风雅
的模样。

想想这生活，哪能日日井
井有条，大部分的时候，我们
都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熬
着，偶尔还会焦头烂额，会失
魂落魄。只是，无论在什么样
的景况下，都该有能静下来闲
下来喝一杯茶的心情。

生命如此忙乱，我们更要
从容。

茶室搬迁，我回收了一套
茶桌，放在家里自用。无论是
柴米油盐酱醋还是琴棋书画
诗酒，都是一种生活方式，都
与 茶 相 宜 。 一 张 茶 桌 ，不 贵
重 ，却 是 我 生 命 里 的 诺 亚 方
舟。

只 是 ，若 干 年 后 我 离 开 ，
它又将流落何处？不得而知，
也无需深究。人生匆匆几十
载，我们寄居尘世，不过是借
一 副 皮 囊 ，一 处 居 所 ，暂 用 。
过 往 风 流 云 散 ，山 川 风 物 依
旧。物是人非，大抵如此。

以后，无论这张茶桌属于
了谁，无论那人是用它喝茶还
是画画，只要文化不死，风雅，
就还在。

风
雅
建
行
巷邹

荣

那时候我们是怎样达成共
识，谁都不去踏足那个地方的？

我 们 知 道 那 是 什 么 地 方
吗？你以为我知道，我以为你知
道，当某一天大家坐在一起闲
聊，原来我们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在我们的校园
西北拐角竟然有座华佗庙。那
个裸露着阳光，坍塌着大部分墙
体，只剩几根大柱子支撑的破屋
——就这，还是我妈那一辈的记
忆印象，到了我们的时候，只剩
满地的阳光，和因倒塌堆积聚集
如丘的土堆，竟然就是华佗庙。

五年制，包括后来六年制的
小学教育，南坪小学作为周边方
圆最好的学校，一茬又一茬，每
年从这里走出去多少孩子，后来
他们变成大人，或者名人，散落
在南坪镇以及外市外省各处。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知道，更没
有人提起：我的母校还有座华佗
庙呢？

多少个课堂十分钟，校园内
外，犄角旮旯，对于天生好动的

孩子们，还有他们没去捣乱过的
地方吗？允许的，不被允许的，
花坛上写着“不准折花”，小树上
挂着“不准攀爬”，哪怕离华佗庙
土堆最近的校园墙上都写着“不
准翻墙头”，统统这些，都没能阻
止他们恶作剧的冒险行为。但
是，就唯独这庙，这土堆，如同被
隐形玻璃罩罩起来一般，被所有
人视而不见，甚至连一丝丝好奇
也无，同学们仿佛集体失语瞽
目。

而我，也是其中之一。
贫穷破落的年代，没有电

视，网络资讯不发达，茶余饭后
人们闲谈阔论，演义杂谈，传奇
外传，怪力乱神，魑魅魍魉，新鲜
刺激，精彩新奇，一个又一个的
神秘境象被长久的蛊惑重生，睡
眠中酝酿成梦，瘫痪般的幸福激
荡着我们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以至于回到学校再面对那个
传说，哪怕它的墙体再古老，碑
文再真实，都无法再让我们有半
分动容，麻木的眼神有着被透支

的疲惫，这种疲惫让我们懒得把
它从别的传说中甄别出来而郑
重的珍惜，心存景仰。华佗早就
不在庙里，庙也早就不存在，坍
塌的泥土，和下过雨之后我们在
泥泞路上沾满鞋子的泥没有什
么不同。

久居之地无风景，我们习惯
于闲暇时间去远处访古探幽，如
同1700多年前华佗的到访，不同
的是我们是“游”和“玩”，他是

“医”和“救”。
对于医学发达的现代，“医”

和“救”早就如同赶集上店般普
遍，每个城市都有医院，每个小
区都有诊所，每个乡镇也都有医
疗卫生院，感冒发烧，小病小痛，
随去随治，相较于1700多年前医
治条件贫乏的黎民百姓对“神
医”到来如命般的渴盼，那种敬
畏早已随着时代湮灭。

传说当时华佗来到淮北的
南坪地区，住在浍河南岸的南坪
集东北角一所茅草屋里。暂住
期间，为当地百姓治好许多疾

病，消除了不少人的病苦，拯救
了不少人的生命，使得他的声誉
在这个地区波及面很广。

那样一个乱世，百姓的生死
苦难算什么？可是他们又有什
么，命是唯一仅存的了。病痛的
折磨在他们的生活里，同帝王的
江山沉浮同等沉重，华佗对他们
的救治比皇恩还要浩荡。

《论语·季氏》君子有三畏：
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无
疑，华佗是他们心中的“大人”，
这才有了后来华佗去世后，百姓
对他的感恩感德，即在南坪地
区，华佗曾居住的旧址，每家每
户，纷纷解囊资助修建了一座

“华祖行宫”，亦“华祖庙”。
即使以后病痛还在，但是

已经有了华祖庙，它不是盲目
的迷信，也不是抽象的信仰，它
是一种精神上的拯救。“后世人
一遇严重疾病，就梦见华佗，于
是就有人前往庙里拜祖求医，
索取灵丹妙药来治疗疾病。据
说，凡来取药者，空杯中能显应

出药水或散丸之类，服之甚效、
沉疴顿减”。随去随治，随治随
走，它如此地贴近生活、生存、
生命本身，它的力量甚至超越
华佗在世。

可惜的是，这座庙宇，几经
朝代的战乱和年深日久，到了明
末已残颓不堪。直至康熙五十
五年孟秋，有范某、王某等广聚
工民进行了维修。后至道光年
间，因捻军起义，此庙宇又遭到
破坏。同治十一年秋，当地人民
又各助资财，第二次重修庙貌。
但是从此以后就有了一个叫王
祥伍的道人看守此庙，一直到解
放之后，太平盛世。

现庙宇旧址仅存有三间主
堂，走廊两侧的基壁上还镶嵌着
两块石碑，碑文还历历在目。其
中一碑文开头写道：“华君刮关公
之箭毒，疗曹操之头风，其技术精
奇不在扁下，由来久矣？兹复显
应于南坪，远近里，或与之水而旧
恙全消，或赐之散丸而沉疴顿减，
洪功大德无间古今焉!蒙其体者，

因旧址起而更新之”……
可是，打住！朋友忽然说，

华佗庙建在学校里，难道不是
更应该建在医院里吗？不是
的，不是华佗庙建在学校里，是
学校阴差阳错建在华佗庙旁。
我们南坪医院就在学校旁边，
即使很近，可是再也无法更改，
哪怕庙不复存在，哪怕只剩这
四块碑。它不单单是竖在这
里，它是竖在史料里，竖在从古
至今的传说里，看似被遗忘，实
则谁也动他不得，它将永远竖
在这里。

这四块形状大小的石碑距
离相等地被重新镶嵌在青灰色
的墙体里，方死方生，方生方
死。它们是废墟的遗存，也是精
神的重建，既代表庙宇的消失，
也代表灵魂的新生。它漠然超
越生死交界的那座短桥，它见识
过病痛、苦难、离乱，见识过虔诚
的祈告，足够的眼泪，却保持地
老天荒般的沉静。

是的，它将永远竖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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